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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民族文化瑰宝中,赣鄱陶瓷是一颗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明珠。远在石器时代,赣鄱地区就煅烧出中国

最早的陶器。商周秦汉时期,赣鄱陶瓷已由原始陶器渐朝青瓷方向发展;唐代以降,赣鄱地区又出现了许多名窑,其中

久负盛名的景德镇瓷窑在宋代就形成了青白瓷体系,元明时已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并享有世界闻名“瓷都”美誉。长

期的陶瓷生产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还产生了不少反映陶瓷民俗事象的方言俗语,诸如反映生产工序、

生产工种、生产建筑、生产行规以及崇奉“窑神”等民俗事象方面的方言俗语。这些反映陶瓷民俗事象的方言俗语,

既是赣鄱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艺术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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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赣鄱陶瓷生产历史十分悠久,其形成的民俗文化事象源远流长,既反映了当地的社会风貌,也寄寓了陶瓷人的美好愿望,它不

仅是生产经验的总结,还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折射。而传承民俗文化事象的重要载体——方言俗语,不但记录着陶瓷民俗事象,且其

本身也已构成了民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这正如方言学家李如龙所说的:“方言和地域文化不但是

互为表里的:方言体现文化,文化决定方言;而且是相互作用的:风俗和观念凝固于方言词语,方言词语则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

念。”(1) 

方言俗语深耕于民俗土壤,蕴涵着厚重的民俗文化底蕴,传递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展示着地域独特的风土人情、物质生

产、精神生活、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民俗事象。这一民俗事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形式内容,并因方

言俗语的记载传承而独具特殊意义。融地域方言、神灵崇拜、风俗人情、民间传说、瓷业行规等为一体的又富有旺盛生命力的

赣鄱陶瓷民俗文化,已经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风土画卷,成为中华民族艺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也带来了瓷业生产领域的根本变化——机械化。时至今日,赣鄱

陶瓷民俗文化渐将消失,所以抢救瓷业民俗文化及其载体——方言俗语已成当务之急。 

二、赣鄱陶瓷悠久历史及其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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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堪称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第五大发明。赣鄱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发源地之一,自古就有“瓷国明珠”之称。

赣鄱陶瓷享誉海内外,如景德镇的陶瓷“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其精美程度与艺术价值令世界惊羡。 

赣鄱陶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成就辉煌。远在新石器时代,万年仙人洞就烧出了我国最早的陶器。所以,从其起源看,赣鄱

“陶瓷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早期。约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中期,樟树吴城文化遗址中已有原始瓷器”。[1](p2)

先秦及秦汉时期,赣鄱陶瓷就已从原始的陶器逐渐研制出成熟的青瓷了;唐代以降,赣鄱地区又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瓷窑,现瓷窑遗

址遍及全省,其中尤以赣江流域瓷窑数量最多。从其分布看,赣鄱瓷窑构成了赣江、饶河、抚河、信江及修水五大水系的沿岸重

要基地。此外,鄱阳湖、寻乌水和萍乡水沿岸也有瓷窑分布。而赣江流域的赣州七里镇窑、丰城窑(洪州窑)、吉安窑(吉州窑),

昌江流域的景德镇窑,抚河流域的南丰白舍窑,信江流域的铅山窑,寻乌水流域的寻乌上甲村窑则为瓷窑的典型代表。两宋时期,

陶瓷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赣鄱陶瓷被皇家御定为“官窑”,“景德镇窑、吉州(永和)窑、白舍窑和赣州(七里镇)窑,号称江

西四大名窑,对瓷器的绘图装饰各具独特风貌”。[2](p207)当然,最为著名的景德镇瓷窑已经形成了青白瓷系列,元代又创制出青花瓷

及红蓝釉瓷,从此跃入我国制瓷业中心。这时,“各地工匠高手纷纷涌向日益繁荣的景德镇,形成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的局面。于是景德镇的制瓷业突飞猛进,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最终确立了它作为‘中国瓷都’的地位”。[3](p349) 

随着赣鄱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大量反映瓷业的民俗文化事象,其中以瓷都景德镇的瓷业民俗文化事象为最,它内容丰富

多彩,涉及诸如陶瓷生产、瓷业行规、瓷业节日、窑神崇拜、行话俗语等民俗事象,渗透于陶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瓷业产生的民俗文化事象用语,形成了赣鄱方言俗语的一大特色,这在景德镇陶瓷生产过程及其崇奉的“窑神”称谓等方面

尤为明显。 

三、反映陶瓷生产民俗事象的方言俗语 

在长期的陶瓷生产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俗语,这些方言俗语不仅为历代赣鄱陶瓷人所使用,甚至还远传海内外。

特殊的陶瓷方言俗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口语化,但是却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哲理。通过这些方言俗语,人们既可知悉其生产

状况,又能了解风土民情,因为“方言词汇的消长和民间习俗并不总是平行的。有的民间习俗早已绝迹了,但是反映这些习俗的词

汇依然活在口语里。通过这些词汇可以了解方言区已经消失的民风民俗”。[4](p235) 

传统的陶瓷用语与方言俗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陶瓷方言俗语,这是开启赣鄱陶瓷生产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它见证

了赣鄱人陶瓷生产生活的昨天与今天。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方言不会成为历史名词,它的发展必将成为传统民族文化现代

化的必经之路。[5](p249) 

(一)反映陶瓷生产工序的方言俗语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6](p202)这表明制作陶瓷

流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精美的陶瓷制作并非一件易事,需要经过采矿、淘洗、练泥、拉坯、印坯、利坯、晒坯、画坯、施釉、

烧窑、彩釉、色彩、选瓷、包装等一系列的工艺程序。 

赣鄱陶瓷事业发展至今,制瓷工艺日臻成熟。也就是说,从石到泥、从泥至坯、从坯到瓷,炼泥造器的制瓷过程相应地形成了

一套十分成熟的生产工序。如景德镇陶工“踩莲花墩”这一工序,“踩泥时从泥料四边一直踩到泥堆中间呈现‘菊花蕊’的形状,

四边呈现‘莲花瓣’的形状,才算泥料踩‘熟透’了”,当地有“三道脚板两道铲,莲花墩,菊花蕊”民谣。这首民谣,“总结的是

景德镇陶工踩泥的经验,俗称‘踩莲花墩’”。[7](p241) 

制瓷工序一环扣一环,其技术性强,专业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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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俗话说:“一脚压一脚,毛病不过脚。”意即每一工种操作时都承担着检查前一工种成品的义务,这可将存在的问题直

接扼杀于生产过程的萌芽期。 

景德镇陶瓷中的习语“挛窑”是一种颇有技术性的建筑技艺,当地人们将“砌窑”(结窑)与“补窑”(修窑)俗称为“挛

窑”,“其技艺属瓷业中极为重要的专业技术”。[8](p289) 

陶瓷装饰多取材于民间文化事象,以木刻、年画、剪纸等形式表现,如吉州永和窑独创的“剪纸贴花”“木叶贴花”等工艺,

就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其工艺内容常采用谐音双关艺术,隽永深刻,如“佳藕(偶)天成”“莲(连)年有余”等,寄寓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 

(二)反映陶瓷生产工种的方言俗语 

景德镇陶瓷生产工序复杂,大行业里又分小行业,但是分工非常明确,劳动组合高度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清龚鉽的《景

德镇陶歌》记载:“陶有窑,有户,有工,有彩工,有作,有家,有花式,凡皆数十行人。”[9](p268)这样一环紧扣一环的分工组合,不仅能

使陶瓷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效地提高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学习与积累,从整体上提高制瓷的技艺水平。 

景德镇陶瓷生产分工表现出的是精细化、专业化特点,其工种繁多,每一工种都有其对应的方言俗语。在其陶瓷生产中,工种

俗称为“脚”,如“六脚”即为六个工种之意。 

“河边”,景德镇方言为“港下”意,指河边购买窑柴的地方;购买窑柴这一工种是搓窑工负责的,故俗称之“港下”。 

柴窑这一工种人们俗称“架杪”(“杪”的方音同“表”)。“‘架杪’就是满窑时负责迭放好每根匣(钵)柱顶端匣钵,瓷工

借‘树杪’的‘杪’来表示匣柱顶端的意思。”[10](p142) 

旧时代,陶工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而且地位十分卑微,饱受雇主的剥削与压榨,这在当地方言俗语中有所反映。例如,有一

首民间歌谣是这样说的:“坯房佬,坯房佬,陶泥做坯双手搅,弯腰驼背受煎熬,死了不如一根草。”这真实地描绘了陶工的悲惨生

活。 

陶瓷生产对制瓷工种的技术要求很高,这在方言俗语中也有所反映。 

在景德镇,人们流传着“三年一个状元,十年一个把”这样的俗语。“把”是指负责瓷窑场的总指挥,也就是当地俗称的“把

桩师傅”,其技术十分精湛;而要培养这样一个把桩师非常不易,“十年”功夫还不一定成。近代,景德镇仅出现过一位名叫余黑

马的把桩师,这位把桩师技术十分高超,至今镇上还流传着关于他一人同时掌管十一座瓷窑的传奇故事。 

(三)反映陶瓷生产建筑的方言俗语 

作为“陶瓷之乡”的赣鄱地区,其陶瓷以“瓷都”景德镇为代表。景德镇不同形状、不同材料、不同结构以及不同功用的陶

瓷建筑,布局十分紧凑,呈鳞次栉比状排列,这也构成了该地独特的民俗建筑景观。早在宋代,景德镇就出现了“村村窑火,户户陶

埏”“陶舍重重”的繁荣景象。南宋蒋祈《陶记》云:“景德(景德镇简称)陶(窑也),昔(北宋)三百余座。” 

景德镇悠久而独特的陶瓷历史,形成了特有的作坊民俗文化。“传统制瓷作坊……俗称之坯坊,是成型操作的主要场

所。”[8](p280)系列制瓷工序大都在此进行,此坊还兼有居住功能。作坊分工细致,采取流水式方法作业。据程廷济的《浮梁县志》

卷五《陶政》记载,仅御器厂内的分工就有二十三作。作坊内设有陶工俗称的“晒架塘”,即晒坯架下设一池塘,泥坯置于晒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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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晾晒,而其下水塘则防泥坯晾晒过于干燥。 

另外,景德镇的一些陶瓷建筑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化,从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例如,景德镇陶瓷人俗称的“红店”,这是一个对白胎瓷器进行彩绘加工的场所。“红店”文化古已有之,它起源于元代,成

熟于明代,盛行于清代,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今独一无二的一种文化现象。红为诸色之首,其色泽鲜艳而美丽,且有喜庆意味,陶瓷彩

绘多用红色象征事业发达。《景德镇陶录》卷四云:“俗称红店,其自称曰炉户。” 

景德镇还有一种俗称“柴垛”的建筑物,这是为省建仓库费而用松柴砌成的一种“房子”。此建筑之所以独特,原因是它可

以使松柴免遭雨水淋湿,其下通风口就是为防松柴因长期堆积出现糜烂现象而设计的。 

在陶瓷建筑中,坯房、窑房、窑炉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设施。如“镇窑”,人们俗称“柴窑”,这是我国传统窑炉中独具风格

的一种瓷窑,因以松柴为燃料而得名,又因外形像个半鸭蛋,故亦谓之“蛋形窑”。此种瓷窑是从龙窑经葫芦窑演变而来的,清代

最为盛行,是古代最具经典性的窑型。 

(四)反映陶瓷生产行规的方言俗语 

在长期的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人为了谋取利益,交流经验,传承技术,自愿组成行业帮会,并制定了系列行规。陶瓷领域帮派

林立,以地缘或血缘关系形成的帮派在景德镇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据行规,陶瓷人基本能解决陶瓷生产

中的日常事务,它也成了陶瓷人遵循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陶瓷行规还深深打上了伦理道德烙印,因此它也构成了赣鄱独特民俗

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景德镇的陶瓷行规中,有“日晒黄金夜不收”之类的俗语。“黄金”指陶瓷生产中必备的原燃料,燃料确切地说就是窑柴,

也即松柴。千百年来,景德镇传统烧瓷均以松柴为燃料,从未改变。这俗语也反映出当地陶瓷业行规的严格。 

当然,有些陶瓷行规也掺杂一些封建性糟粕。例如,古时迷信的窑工拒绝女性看镇窑,认为这样会触犯窑神。如不小心误入,

则要将她投入窑内活活烧死,这就是俗称的“祭窑”。 

由于受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制约,陶瓷生产中的制瓷事务要做特定安排,这与各种特殊节日也有密切关系。例如,景德镇圆器业

规定开工日俗称“花朝起手”,并将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定为“花朝节”,民间视这天为花神的生辰日。按例规,每当“花朝节”

这天,做坯师傅只需做 4板坯就可以歇息。 

还有一种俗称“变工节”的,也即民间所谓的“七月半”鬼节。这一天,是陶工请进、辞退及结清工薪的日子,也是各行帮会

祭祀亡人的日子。 

此外,瓷业规定腊月初八至十三日为停工日。陶工停止做坯,人们俗称“歇手”。 

在景德镇瓷业中,“肉”“酒”“饭”“茶”等民俗事象颇为独特。例如,搓窑工种“红半股”,最早陶工的工资是以肉牌来

计算的,“红半股”是据其肉红色而称名的。当地还流行一种习俗,就是每当陶瓷生产开工前,老板通常要在农历二月十五日请陶

工吃饭,这就是人们俗称的“起手酒”。或者,开工时老板请陶工吃面条,不过只准吃饱而不能带走,俗称“起手面”;当然,有的

是请喝茶吃点心,人们据此称之“起手茶”。如果窑户要决定陶工的去留,其表达方式十分隐晦而含蓄。例如,匣厂需要某陶工,

业主则会请他喝“留人茶”,或在端午节请“吃泡茶”(“泡茶”即一碗茶加两根油条)。一旦业主欲辞退某个把桩师,只需将其

垫脚凳(“三脚码”)移至窑砖旁,以示他不需再来叠匣钵了,人们将这辞退方式俗称“马吃砖”。另外,“刀刻搅车棍”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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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方式,“搅车棍”是一木质长棍,用于修坯,如修坯工“搅车棍”上画有“╳”,则被辞退了。 

陶瓷生产的成品计量也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行业特点。例如,“伕”是一个传统的计量单位,即指坯房陶工一天的工作量。在

景德镇,“一伕坯”是生产瓶、壶等琢器的计量单位,也是每个陶工每天必须完成的生产定额。如一个陶工完成了一天的任务,下

班时他就要去履行“过伕”的程序。 

当然,有些行规也反映了业主对陶工的残酷剥削。例如,为获取一份烧窑的活儿,陶工须预先交笔钱给窑主,民间俗称“买位

置”,否则就无法取得做活的份儿。 

四、反映崇奉陶瓷“窑神”民俗事象的方言俗语 

陶瓷生产除技术要求外,还存有很大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陶工为了摆脱不可控因素的困扰,往往寄希望于虚幻的未知世界,

通过赋予“窑神”无所不能的神力,以求佑护他们。 

不同行业所信奉的是不同的保护神,“如农神、猎神、渔神、谷神、蚕神等为农业生产不同行业的神。而酒神杜康、工匠神

鲁班、纺织神黄道婆、医神太上老君等则是手工业等不同行业的神”。[11](p42)那么“窑神”呢?无疑是陶瓷生产者所供奉的保护神。 

当然,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窑神”崇拜。赣鄱悠久的陶瓷生产史,衍生出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窑神”崇拜。这

种“窑神”崇拜以“神权、神力借助语言、宗教、风俗形成特殊的文化事象,蕴含着地缘、亲缘、血缘的伦理,以及工艺、技术、

文化的因素”。[12] 

在陶工的心目中,陶瓷业的兴旺发达无疑是依赖于窑神的庇佑。因此,祀神、酬神、陶瓷人集会狂欢的风俗,自古以来一直延

续不断。每当祭神之日,锣鼓喧天,鞭鸣炮响,歌唱曲舞,人们南巡北游,焚香拜神,好不热闹!这一欢庆活动早已成为当地特有的民

俗文化景观。 

实质上,陶工崇拜的“窑神”就是劳动者的化身,是其心目中的偶像与理想化的“上帝”。作为世代沿袭的民间祭祀习俗

——“窑神”崇拜,千百年来它已成为陶工的一种精神支柱,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陶瓷业的民心,是陶瓷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现在,“窑神”崇拜民俗已经作为赣鄱一种陶瓷文化列入了江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透过赣鄱陶瓷民俗文化,反映人们崇奉“窑神”的方言俗语有崇拜自然的,有崇拜师祖的,有崇拜英雄的,还有崇拜宗教信仰

的,等等。 

大部分窑神是陶瓷业中的英雄,如赵慨、童宾、蒋知四等是为陶工谋权益而丧生的,所以崇拜窑神实质上就是崇拜劳动者本

身。民间,陶工尊窑神童宾为“风火仙师”,威名俗称“火神”“风火神”“广利窑神”等。 

一部分来自宗教的窑神,如华光原本是佛教中的神灵,因受人崇拜而带有神秘色彩;也有从外地(如福建)引进的神灵,如“天

后娘娘”林默被尊为海上瓷器运输护航神。 

一般说来,窑神与陶瓷业密切相关,具有行业的鲜明特征,满足陶瓷人的心理期待,也适应陶瓷业的实际需求。当然,陶瓷业的

窑神有的也是其他行业尊奉的神灵,如陶瓷业崇奉的许真君神、关帝神同时也为商业所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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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帮与民间信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为陶瓷业民俗增添了新的内涵。例如,不同的会馆,其崇拜的神不同,福建会馆

尊“天后宫”“天后娘娘”为神,南昌会馆崇真君殿许真君为“普天神主”,抚州会馆、饶州会馆等会馆也供奉着各自不同的神

灵。 

五、反映青白瓷民俗事象的方言俗语 

青白瓷是景德镇陶瓷的品牌,也是它被誉为世界瓷都的标志。青白瓷创烧于北宋时期,又名影青、隐青、映青,介乎于青、白

釉色之间,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故名之。 

青白瓷的产生与人们“崇玉”“尚色”的观念息息相关。自古以来,“玉”就是美好、纯洁的象征。景德镇的青白瓷,因其

釉色光泽、晶莹如玉而深受人们青睐和喜爱,故有“饶玉”之美称。我国以农业为主,农作物大多以青绿色为主调。青绿色孕育

着生命的开始,蕴含着生活的希望,因此人们钟情于它由来已久,而这也正是陶工不断追求青花“发色”的根本原因。 

青白瓷的纹饰根植于民俗文化土壤里,其中蕴含着一定的语言崇拜。所谓语言崇拜,是人们赋予语言、文字或图案等一种神

秘的力量,认为它们能改变自然,掌控社会,操纵人的命运,将之奉若神明。为了实现期待的愿望,人们往往择其吉言或瑞图来表达,

希望带来奇妙的好运,使幸福眷顾自己,如取名字、拟对联、贴窗花等。景德镇青白瓷的纹饰,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青白瓷的纹

饰上,图案多为莲花,其声谐“连”,寓“连(莲)生贵子”“并蒂姻缘”等吉祥义;又以“鹿”为图案,音谐“福禄”,如葫芦瓶,

为八仙所用,深得民间喜爱,这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符合民众憧憬“福”“禄”“寿”的美好愿望。此外,青白瓷还

以“龙”“凤”“麒麟”等吉祥物为纹饰,象征着民族的安宁瑞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崇拜反映了赣鄱民众普遍的心理特征,具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可以这样说,景德镇的青白瓷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兼有美观而实用的特性,折射出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既

适应社会的审美要求,又满足大众的实际需要。无怪乎,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历史的长河中愈久弥青! 

六、结语 

长期的陶瓷业生产形成了一整套的生产体系、价值观念与社会组织形式,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共同促进着

赣鄱陶瓷事业的发展。赣鄱千百年的陶瓷生产与其民俗文化是在矛盾运动中相互渗透、相互碰撞的,从而逐渐形成了赣鄱特有的

陶瓷民俗与方言文化,它既是赣省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陶瓷艺术文化宝库中绽放的奇葩。尽管其中难免也夹

杂着一些糟粕,但只要用辩证的眼光甄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就一定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民俗文化瑰宝,以之充实我们的民族

文化宝库,进而让我们的民族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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